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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淄河上游，马鞍山下，在葱郁
树木掩映下的西石门村，红瓦白墙，宁谧陶
然。唯有辛泰线上早晚从村西绕过的绿皮慢火
车，从这里过往源泉、南博山、莱芜，用咣当
咣当声提醒着农人，时光的指针在分秒必争地
拨转。

村子南北横铺，西卧在横插云端的马鞍山
下。仿佛命中注定，谭克平从这里出发，怀抱着共
产主义信仰，在鲁中山区奔波，如同绿皮小火车
的行迹，最后又在故乡的黄土中长眠……

奔武汉，拼生以求死

“1906年，谭克平出生在西石门村一户较
殷实的家庭里。这里的山水养育着他。”博山
区文史研究专家王济世介绍道。“谭克平自幼
聪明伶俐，活泼好动，6岁入学，12岁考到博山
中学。在学校里，他勤奋好学，为人豁达。”

1923年，谭克平的视野之窗豁然敞开。他
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王祝晨先生
热心教育、思想开明，能新旧共蓄、兼容并
包。“在这种办学思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
的影响下，一师的革命活动、文艺活动十分活
跃。”王祝晨四子王恒曾如是说。

1923年2月，中共山东省立一师第一个地下
党支部诞生。支部里的年轻人奔波于校园内
外，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1924年，
支部在校内建立“书报介绍社”，新文学、新
思想如雨后春笋，革命空气相当活跃，一师成
为当时济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大本营。

“由于思想进步、表现积极，1925年，谭
克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济世说。

谭克平入党不久，北伐战争爆发。短短几
个月，北伐军连克武汉、南昌、汉口等大中城
市，席卷大半个中国。

曙光来临前的黑暗，最是难熬。1926年夏秋
之际，督鲁的军阀张宗昌甚为恐慌，派军队包围
一师，要逮捕进步师生。恰在此时，从武汉传来消
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在武汉大量招生。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根据中共山东省委
指示，一师和济南各校进步同学一百多人，于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分批离开济南，秘密南下
武汉，投入大革命洪流中。在先后南下的一百
多位学生中，90余位是谭克平等省立一师的同
学，以及正谊、一中的今公寿、刘辉等。

当时，“狗肉将军”张宗昌既惧怕革命党
人混入山东，又怕山东人跑出去参加北伐，故
对车站、关卡、海港、码头盘查很严，重点是
济南、青岛。动员组织如此数量的学生南下武
汉，是相当危险的。

在山东省委的关怀下，经过细致周密的组
织安排，每人发给大洋三十元作为路费，并根
据同学们的面容性格，分别化装成商人、挑
夫、小贩、少爷、小姐和家庭妇女。

这些进步同学先乘胶济路火车到达青岛，
然后投奔指定的接头人——— 《青岛时报》总编
辑王子云同志，由他妥善照料，再通过我党打
入青岛敌军做副官的谢同志，想方设法护送同
学们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上海是军阀孙传芳的天下，盘查较山东松
些，根据事先安排，进步学生被安顿在霞飞路
一家旅社。后经上海党组织的帮助照料，化装
成跑单帮的小商人和家庭妇女，闯过一道道关
卡，终于胜利到达革命中心——— 武汉。

“谭克平紧随党的步伐。1927年7月底，他
随大部队到达南昌，参加了起义。” 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介绍道。

起义后，谭克平随部南下，准备攻打广州。南
下途中，部队秋毫无犯，公买公卖，不抓夫，不闯
民宅，并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耕
者有其田”等口号，宣扬了人民军队的号召，得到
人民的拥护。

当大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围截后，谭克平辗转
多方，回到山东，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此次历练，
让他完成了由一介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

与谭克平一批南下的大部分同学，则在叶剑
英的带领下，直奔广州，参加了12月11日深夜的
广州起义，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他们的老校长王
祝晨先生闻讯后悲愤至极，大声说：“我当先生是
教学生学‘生’，不是教学生学‘死’。但生与死是
一回事，拼生以求死，正是拼死以求生。”

回博山，枪杆子抗敌

90年前，那批20岁出头的年青人，在时代
裹挟中，于成熟之前，也要交些“学费”。

与谭克平同年入党的淄博老乡闫康侯曾回
忆，南昌起义归来后，谭克平作为博山县第七
区党的负责人，在1928年“清明”前后，找到
自己说：“蒋介石已彻底背叛革命，仇杀共产
党，所到之处，与地方势力、封建上层人物勾
结，狼狈为奸，成了新军阀。看来，国民党的
军队可能很快到山东。如他们来，我们的同志
能在当地隐蔽着最好，做些公开合法的工作，
如农民协会、文化教育事业等；如不能隐蔽就
干脆远离本乡，暂避风险。”

之后，闫康侯协助谭克平组织农民，办公
益事业，办农民夜校等。在屡次被国民党架
空，诸多农民自治工作难以展开后，闫康侯感
觉出来，谭克平“做些公开合法工作”的说法
是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后才知道，这是陈独
秀的合法主义、投降主义错误路线，在党的基
层中尚未彻底肃清。”

在对敌斗争中，狭路相逢勇者胜。1928年5
月，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全部控制济南，确保其
与本国交通上的安全，要求蒋介石在济南以及
胶济铁路20华里以内不得驻兵。昏聩的蒋介石
任人摆布，将济南拱手让出。

国难当头，谭克平不停地奔波于济南、淄
博之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时，他老家的
北套间成秘密联络点，同志们经常在这里聚
会，研究如何革命，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谭克平的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
注意，他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为扑灭这颗革
命火种，反动派对谭克平进行搜捕。在屡次脱
险后，谭克平的父母坐不住了，他们为自己孩
子的前途命运着想，千方百计托亲戚办好去法
国的护照，卖房卖地凑钱让谭克平出国。

结果，谭克平口中应承，却把钱带到济南
做了革命活动经费。一天夜里，谭克平等几名
青年聚会时，被敌人逮捕，关进山东省第一监
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始终没
有暴露身份，更没有出卖同志。

一次，监狱长对犯人进行“人性化”训育，来
粉饰自由、博爱，谭克平义正词严地驳斥敌人道：

“你们的自由、博爱，如同妓女对嫖客说‘我想
你’。”敌人哑口无言，仍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
判处谭克平二等有期徒刑9年6个月。

党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对同志的营救。在
1928年年底，山东省委的《山东济难工作报
告》中，有专文指出：“对田厚起、谭庆信
（谭克平原名）、李剑池、薛文英、马守愚等
要赶快设法营救。田、谭、李已有些眉目，党
内急需他们出来工作。”

费尽周折后，1933年7月，谭克平经组织营救
出狱。出狱后的谭克平身体极度虚弱。他先是回
到老家西石门村，休养了半年多。这是他自从离
家去博山、济南读书后，在老家待的最长的日子。

由于文采甚丰，半年后谭克平又回到济
南，被聘为《山东日报》湖光副刊主编。当时
《山东日报》的总编辑是爱国人士牟宜之，他
疾呼抗日救国。谭克平在报社羽翼的保护下，
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在报社的经历，让谭克平更清楚地认识到
党指挥枪的必要性。他时刻关注红军长征的进
展，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更是铁心追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委响应中央号召，
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各地恢复发展党的组

织，建立抗日武装。谭克平受组织派遣，回老
家组建抗日游击队。

1938年2月，谭克平与博山工委负责人张敬
焘等人取得联系，在莱芜响水湾村建立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总队。谭克平任政治
部主任。两个月后，该部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
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谭克平调任四支队政治
部民运科长，负责做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

此时，谭克平逐渐成熟，他用脚底板在鲁
中的山水间穿梭，戴着黑框眼镜，书生意气渐
渐化成战斗经验。随着对民情、敌情的深入了
解，加之在报社的锻炼，他能妥善处理繁杂的
事务，与敌人相周旋。

主莱芜，意志比钢硬

1939年5月，根据山东分局建立抗日民主政
权的指示，在四支队的支持下，泰莱历章四县
抗敌联防办事处在莱芜成立。谭克平调任四县
抗敌联防办事处主任。

四县抗敌联防办事处相当于政权机构，统
领泰安、莱芜、历城、章丘四县的抗战统一事
务。谭克平听从党的指示，将莱芜的党组织、
抗日群众团体率先蓬勃发展起来，青壮年自愿
参军参战的日渐增多，党政部门也大幅增加。

东方亮了，西方却暗了下去。共产党为抗日
奔走呼号时，国民党莱芜县长李长依，在敌人扫
荡时，不战而逃。在万分散乱，抗战没有领导者，
民众无所适从时，泰莱历章联合办事处召开全莱
各界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70余人，决议恢复抗日
政权，民选县长，以便领导民众与鬼子作战。全场
一致通过，选举谭克平为县长。

8月20日，谭克平宣誓就职。至此，泰山区
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诞生了。1939年9月17日
《大众日报》第一版上，对此报道说：“……
选举谭克平为该县县长，以坚持反‘扫荡’，
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该县长自就职以来，
工作甚为积极，对于改善民生，发动民众，领
导游击战争，多有建树。”

目睹日寇大举扫荡时，对各乡村的烧杀、
奸淫、掳掠，使谭克平和广大民众在血的教训
中领悟出大道理：妥协逃亡是自寻死路，惟有
自己武装起来，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和鬼
子拼，才是真出路。

要武装，枪炮的支援成了头等大事。莱芜
七区朱家庄的小铁匠朱乐山，在党的教育下，
认定共产党一定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早早下定
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938年，徂徕山起义之后，泰安、莱芜、
新泰等县相继成立了县武装，他们的武器损坏
后，大都送交朱乐山修理。开始，朱乐山坚持
不收费，可部队的同志说什么也得给，最后达
成协议：只收工料费和手工费，够吃饭就行。

看到部队打游击，朱乐山甚羡慕，多次找
到谭克平，要求参加八路军。可谭克平总是拍
着他的肩膀解释说：“你现在在地方为部队修
枪，比到部队上更能发挥你的作用。到适当的
时候，我们一定来请你。”

1939年秋，莱芜、新泰、泰安等县先后成
立县大队（独立营），所用的枪支大都是旧式
的，损坏较多。为适应新形势需要，谭克平找

到朱乐山说：“现在是你出山的时候了，带上
你的武器（铁匠工具）和人马（徒弟）出来
吧！县政府决定成立修械所，主要任务是为抗
日武装力量修理武器。物资供应由县政府负
责，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由县委直接领导。”

1940年的一天，谭克平来到修械所对朱乐
山说：“现在部队武器很缺乏，不少同志都还
背着土枪和鸟枪，有的只背着四个手榴弹。部
队急需武器，你会造枪吗？把人员分分工，一
部分人搞修械，一部分人造枪吧！”

朱乐山尚未张口，谭克平见他面有难色，便
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笑道：“困难肯定是有的，
这我们都知道。困难这东西就是爱欺软怕硬。”

“是困难硬还是共产党人的意志硬？”谭克
平问道。

朱乐山坚定地说：“请领导放心，为了抗
战的胜利，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

没有机床和模具，手工造枪，谈何容易。
一个重2 . 7斤的步枪机毛坯，做成枪机时还剩1
斤；一个重8 . 5斤的机枪底板毛坯，做成时还剩
3 . 7斤。支支枪支都是用锉刀硬锉去，錾子硬剔
去，手拐钻钻去，用手指抠出的。“如果说钢
梁磨绣针是用磨石磨成的，我们的兵器则是用
血肉和意志磨成的。是人硬还是钢铁硬？我看
人的意志要比钢铁硬十倍、百倍……”朱乐山
曾感慨道。

修械所制造的枪取名马步枪。因为一次可
压五发子弹，也叫土压五。经试打完全合乎要
求。当朱乐山背着用手工制造的第一支枪送到
县委时，谭克平高兴地把枪从上到下用手抚摸
了个遍，连声赞“好”，并希望抓紧造出更多
的枪装备部队。

召四县，全民皆为兵

民选的县府成立后，人少活重，工作人员
没有薪水，上下的生活全是一样，不论县长、
伙夫每月都只发一块钱的鞋袜费。可各人都是
兴高采烈工作，昼夜不停，他们没有不满，没
有怠惰，只有和民众打成一片地工作着。

谭克平深知全民皆兵的重要性。他发动各区
群众，让他们踊跃参战。群众们越发知道，抗战是
救国，同时更是救自己，所以每一件抗战工作，参
加的人数非常之多，且都是认真去做。

抗战工作，除了打击敌人，更需防备伪军
和汉奸。民主政权建立后，谭克平提出建立盘
查站，在村、乡、区、县皆设站，组织严密。
各盘查站里都有路条和出入证，要想出门，非
有村长或保甲长的证明不可。假若行路没有路
条，寸步难行。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县政府又在
各村建立抗日人民自卫团。凡是16岁到50岁的
适龄男女，都组织到自卫团中来。他们使用着
长矛、鸟枪、大刀、木棍，不分昼夜地在街
头、巷尾、路口、道旁站岗放哨，监视敌人活
动。一旦发现敌情，即一村传一村地将情报送
给部队和机关。各村自卫团成立后，和盘查站
配合起来，效力更大，汉奸也更难行动了。

除了军事上的准备，谭克平还不遗余力地推
行新政，针对民众需要，根据抗战原则规定各种
设施：成立“筹给处”，对给养统筹管理，实行累进
税法，务求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解除民众痛
苦；赈济灾贫及抗战家属。

1939年10月，为了稳定金融，莱芜县筹办
纸币印刷所，印刷所设在陈家庄李宪臣的后宅
里。印刷机、铅字是谭克平县长从济南通过关
系托人买出后，经过伪装运到印刷所的。印好
的纸币放在秘密仓库——— 屋下的地窖里，窖口
设在地瓜井内。在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各项新政
施行后，民众深感县政府得人，莫不称庆，称
赞谭克平是“模范县长”。

1941年下半年，形势越来越紧，根据地被
敌人蚕食。谭克平所在的县政府根据地中心付
家庄，南离大王庄敌伪据点9公里。敌伪据点星
罗棋布，挤压着我军的生存空间。

为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化整为零，县
委、县政府大都拉到莱芜县东部和章丘、博山
交界处活动。1942年9月18日，日寇纠集了几千
兵力，将这一带团团围住。

我军为避敌之锋芒，便收缩到地形复杂、山
势险要的吉山一带，与敌展开周旋。在战斗最紧
张的时刻，谭克平因拉痢疾行动困难。他的警卫
员小张负伤后，换成15岁的公务员小韩照顾他。
别看小韩年纪小，却非常机灵。为摆脱鬼子的追
捕，他掩护着县长巧妙地和敌人兜圈子。

当敌人追到距他们百十米的时候，谭克平
急中生智，把望远镜一摔两半，向追敌扔过
去。鬼子没看清何物，误以为是新式武器，立

即卧倒。敌人见未爆炸，方知上当，又继续追赶。
小韩也灵机一动，将装满沙土的白铁缸子扔向敌
人。乘敌卧倒的瞬间，小韩掩护谭克平绕到一块
巨石后面，沿着陡峭的山崖滑下去，摆脱了敌人。

守天梯，“精神终古焕”

祸不单行。1941年，先旱后涝秋来霜，天
灾加上人祸，老百姓更没法活了。鬼子、宪
兵、汉奸、伪军，把老百姓的血汗吸干。群众
连糠菜也吃不上了，有的把屋顶的烂尾草扒下
来搓搓，用水和了上锅蒸食。不知有多少人背
井离乡，四处逃荒。

此时，谭克平牢记党的指示，响应“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既反“扫荡”，又
抽出时间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种粮种菜。每
到农忙季节，还帮助群众抢收抢种。

看到干部战士吸豆叶、地瓜叶，政府决定
每人发给半斤黄烟钱买烟抽，但谁也不要。每
人每天两分钱的菜金和每月一块钱的鞋袜钱也
发不下去。同志们说：“群众这样困难，我们
怎能搞特殊呢？艰苦怕什么，把艰苦吃光了，
甜就会到来。”

当谭克平投身抗战时，家中却遭受牵连。
“谭克平有一个弟弟，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中
医。因是抗日家属，1942年秋被日伪汉奸以看
病为由骗去杀害。谭克平闻讯后悲痛万分，回
来查找谋害其弟的汉奸报仇。”谭克平的族
弟、东石门村村民谭庆多回忆说。

因担心敌人在自己老家西石门村有耳目，
谭克平在11月8日夜间到东石门村谭庆多家了解
情况。次日凌晨，谭克平披着朝霞爬上村东邻
的马鞍山，看望那里坚守着的战友们。在山上
守卫的，只有一个班的正式武装，其他都是伤
病员和家属。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二团副团
长王凤麟同志，在茶叶口遭遇战中负伤，锯掉
右腿后，仍要求一边疗养，一边守山。

那时，敌人扫荡的大网在迅速收拢，马鞍山
成了敌人最想啃掉的硬骨头。谭克平上山后，发
现山上武器很少，除王凤麟带的一支阻击枪和匣
子枪子弹较多外，只有八支“章丘造”，每枪也只
有十几发子弹，另外还有手榴弹40多枚。

鬼子攻山前夜，富有战斗经验的王凤麟调
整防守力量，谭克平、李成式等守南天门，并
对南天门的胸墙重修加固。调整弹药，山在人
在，做好了残酷斗争的准备。

南天门下，是一道天梯。即使在今天徒手
上爬，仍需全神贯注。天梯有132级台阶，在悬
崖上凿制而成，因陡峭如梯子，最陡处达70度
角，最窄处只容一人通过，故得名。

11月9日清晨，敌人猛烈的炮火倾泻到马鞍
山东西两峰上，十多架飞机进行轮番轰炸。王凤
麟同志嘱咐大家，注意有效地提高有限弹药的杀
伤力。

日寇进攻马鞍山打了一天，夜晚在周围山
头上宿营并点起一堆堆篝火。“我受父母嘱
托，乘夜色避开敌人沿小路爬上马鞍山，谭克
平正与王凤麟副团长等人研究战事。得知我是
来劝他悄悄下山的，谭克平长叹一声：我知道
这次凶多吉少，很可能咱兄弟是最后一次见面
了。请告诉叔婶谢谢他们，我现在下山就是临
阵脱逃！”谭庆多对那一幕终生难忘。

9日夜里，王凤麟、谭克平等人抢修被破坏
的工事，重新组织战斗力量，并敲钟击鼓通知
山下同志。

第二天一开始，敌人有了增援，火力更加
猛烈。到下午时，山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耗
尽，石块成了唯一武器。

石块作战，使得战斗的节奏减缓。敌人趁机
在南天门丢下两枚炸弹。只见胸墙倒塌了，敌人
的火力还严密封锁着这个地方，谭克平和李成式
等血肉模糊地倒在炸弹坑旁边的碎石堆里。

战斗结束，我方守山的休养员及家属不到
30人，却抗击了2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
两天苦战，敌人死了二百余人，消耗了大量弹
药，最后只不过取得了一个空山头。数天后，
敌人撤离马鞍山，谭庆多与族人摸上山为谭克
平收尸。

“山或崩，石或烂，烈士精神终古焕。”
原博山县县长毛梓材撰写的《马鞍山抗日烈士
赞》碑文，如是评价谭克平等人的壮举。

目前已知的、参加南昌起义的山东籍将士只有5人，淄博人谭克平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想要“克敌平虏”，必须
武装起来，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为实现民主政治，共同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任务，他鞠躬尽瘁，捐躯报国国。

谭克平：武装起来，是真出路！
□ 本报记者 卢昱

谭克平烈士像。

1939年8月1日，泰
(安)、莱(芜)、历(城)、
章(丘)四县抗战联防办
事处关于村盘查站之
实施细则。

抗战时期的莱
芜农民合作社纸
币。

1939年8月6日，
十区中心站为建立抗
日民主政权严加盘查
的命令。

1941年8月，有谭
克平题字的西抬头抗日
烈士纪念碑，位于莱城
区雪野镇西抬头村北的
小山上。

谭克平曾把守的马鞍山南天门下的天梯，越走越窄，越上越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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